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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术玲（ 前 左 ）合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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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挂”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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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演示：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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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演示：铁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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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演示：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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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江泽民很早就了解法轮功 


据《江泽民其人》和《九评共产党》披露：1994年江泽民妻子王冶坪就跟人学过法轮功。紫竹院曾有一位法轮功学员亲自到江泽民的家里教王冶坪炼功。 


李鹏也看过《转法轮》，是他的电力工业部的一个副部长给他的。由于在中南海里江住李鹏隔壁，所以李鹏也送了一本《转法轮》给江泽民。 


江泽民原来在武汉热工所的上级也炼功，江泽民和武汉热工所的人聚会时，老同事也给他当面介绍过法轮功。一九九六年，江泽民去视察中央电视台，看见一个工作人员桌子上有一本《转法轮》，还对这位工作人员说：“《转法轮》，这本书挺不错。”由此可见，江泽民后来说他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才第一次听说法轮功，这是公然撒谎。 


2、江泽民妒嫉法轮功 


江泽民本是个妒嫉心极强的人，当他看到法轮功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逐渐地，江泽民开始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产生了强烈的妒恨之心。 


早在一九九三年，江泽民就常常听别人说起李先生的大名。江泽民身边有人对法轮功很感兴趣，也了解到不少关于法轮功的消息，回来时不时地给江泽民透露点，如谁谁得了什么病给炼好了，谁谁躺着抬进来、站着走出去。他偶尔也会说起李大师提及某些高层领导人前世的事情。这时江就会越听越着急，他最想知道的是自己的前世到底是谁。有一天，江泽民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一听到那人来了，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急切地问：“李大师说到我没有？有没有说我是谁转生的？”那人说没有，江泽民满脸的失望和恼怒给在场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王冶坪是在一九九四年跟人学过法轮功的。有一天晚上，王冶坪炼功的时候，感到旁边有人学着她比划，睁开眼一看，原来江泽民正在旁边偷偷地比比划划，两只手也交叉在腹前。看见王冶坪发现了，江泽民恼羞成怒，命令老婆以后不许再炼。他的说法是：“连我老婆都信李洪志了，谁还来信我这个总书记！” 


江泽民那个时候还非常喜欢学李先生的手势和动作。最典型的就是两手交叉于腹前的姿势。原来江泽民发表讲话的时候，手没地方搁，就向身体两侧直直地伸着。后来发现李先生总是两手叠扣在小腹前，之后，江也开始跟着学。 


一九九五年，江泽民开始“三讲”，无论中共中央怎么卖力去推广，全国从上到下也都是“认认真真走过场”，没有几个当作什么著作去学，但是江泽民却到处都能看到《转法轮》这本书，也知道全国炼功的人增长极快。那些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人对李大师的尊敬和感恩不是用语言能够形容的。更让江泽民受不了的是，时不时总有人在江的耳边说起李大师的高风亮节，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一九九八年，中国经历了一场洪灾。江泽民当时在视察一处大堤时，看到一群人在埋头苦干。江很得意，对手下说：这些人一定是共产党员。叫过来一问，结果回答说是炼法轮功的学员。江当时就妒火中烧，阴着脸掉头走开了。 


3、江泽民的妒嫉心在“四二五”事件中总爆发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由于天津市公安部门非法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加上多年来中共政法和宣传部门一直在暗中骚扰法轮功（如非法禁止法轮功书籍出版等），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只好到中南海附近的中央信访局上访，史称“四二五”事件。该事件由于法轮功学员的和平理性，也由于朱镕基总理的妥善处理，仅一天时间即得到基本解决。 


但是，江泽民看到有上万名法轮功学员甘愿为法轮功上访，内心就受不了了。更令他受不了的是他居然看到有几十位肩上有军衔的军人，这些军人竟然会追随法轮功而不去追随他这个军委主席。另外，外电对此事件双方的赞赏，包括对朱镕基的赞赏，对江泽民来说无疑是火上浇油。 


江泽民如此气急败坏还有一个没有说出口的原因，就是乔石对法轮功的支持。乔石虽然在十五大上退休，但是他把邓小平指定胡锦涛为第四代领导核心的秘密，向全世界公开，等于宣布江泽民到十六大就必须退休，而且只能传位给胡锦涛。不管江如何想继续连任或提拔自己的人马接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都做不到了。仅此一点，凡是乔石支持的，江泽民就反对。就象当年杨尚昆兄弟提拔的一百名中高级将领中，有一些人并不属于杨尚昆派系，被提拔仅仅是因为工作能力出色，但鼠肚鸡肠的江泽民就一定要把名单上的所有人降级使用，比如四十二岁就任副总参谋长的何其宗，只因为受到杨家兄弟的器重，在江泽民得势后被发配到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官降一级，而且永不提升。 


在江泽民看来，法轮功的人数之多是在和中共“争夺群众”，法轮功学员上访方式之和平理性是因为“组织严密”，来到中南海就是公开和他江泽民叫板。总之，江泽民对法轮功的妒嫉心因受“四二五”事件刺激而大爆发了。◇




















 信仰无罪  停止迫害  哈尔滨特刊  第4版   第27期  2012年8月11日 





哈尔滨特刊


第27期


2012年8月11日





中国各地的劳教所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后，卖给医疗单位牟取暴利，然后将被害人送进“焚尸炉”毁尸灭迹。





（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黑龙江省戒毒中心，又称哈尔滨戒毒劳教所，位于哈尔滨市道外区先锋路副二百三十九号，对外称“黑龙江省戒毒心理康复中心”，自称“转化基地”。近十年来，黑龙江省上千名法轮功女学员先后被绑架到此。纯朴善良的农妇法轮功学员刘术玲，于二零一零年七月三日被身着制服的警察绑在铁椅子上，用电棍活活电死，左耳后侧和颈底部有一圈被电棍电的黑色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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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龙江省戒毒中心，法轮功学员解威遭到关小号、上大挂、坐铁椅等酷刑迫害。最让她触目惊心的迫害是，狱警指使“包夹”给法轮功学员的饮水中放药粒或不明白粉末。喝了这种带有咸味和怪味的水后，头剧痛，极度口渴，剧烈咳嗽，精神恍惚，嗜睡等。“包夹”在撒药时鬼鬼祟祟，当看到法轮功学员不正常的身体状态，竟幸灾乐祸的失口说：“药物起作用了！” 


解威女士，原是佳木斯造纸厂职工，后因企业亏损而自开商店，做小买卖为生。解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在人群中得到了良好的信誉。二零零九年四月五日解威为了向民众讲清法轮功真相，不被谎言蒙蔽，在高级住宅楼发放真相小册子被保安绑架，四月二十三日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十二月一日被绑架至佳木斯劳教所，随后十二月三日，解威等二十四人被劫持到黑龙江戒毒中心。 


站在黑龙江戒毒中心外面，首先看到的是门诊大楼，向里走，随后可看到办公楼和少犯楼，最里面才是戒毒女子劳教所。药物迫害是隐蔽的、持久的、复杂的、难以掌握证据的过程。以下叙述也只是解威从知道的间接线索中选出的比较明显的、突出的事件。 


“七·一”事件：酷刑折磨、药物迫害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中午刚过，十三名坚定信仰法轮大法、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其中一中队五人，二中队八人，头上绕一圈胶带，封上嘴，被男警察从监室拖到走廊，再拖上五楼、六楼单独关押。有的法轮功学员被上大挂，有的坐铁椅子。 


解威当时血压二百四十，被四、五名男警察各拽手脚，从床上拽到地上，拖上五楼。他们把解威扔在地上，双手铐在背后，扯着肩翻过来，手压在解威身下。普犯曲飞然（亚布力人，十九岁）扯着解威的肩，在地上左右拖着。解威手腕、肩部都疼痛难忍。曲飞然还拽解威头发，用手背抽她的脸，说：“你的一切都交给我了。” 


下午，法制科长梁雪梅、管理科副科长刘茗（女）、医务科朱姓科长（女）来了，梁雪梅问：“你也和她们一样，要在劳教所里开创环境吗？”解威说：“劳教所把我们当成吸毒犯了，是吗？”刘茗说：“是，你说的太对了。” 


晚上，解威吃了一个馒头，汤很咸，然后被迫躺在床上，双手上扬，被扣在两侧的床柱上，解威忍着腰和手腕、臂的剧痛，在又渴又热中，煎熬着。后半夜，解威腰疼的挺不住了，要求站起来，手被铐在床头床尾抻直。上刑中，解威和另一法轮功学员高玉敏被李冬雪胡乱的剪了头发。 


七月二号早，解威有一碗水，一个馒头，加些碎咸菜。由于渴的厉害，她要求先喝点水，恶人曲飞然说：“馒头不吃也行，把水都喝了吧！”解威发现水是咸的，但不是盐味，是一种怪味，她拒绝吃喝。 


早上，警察于淼坐班，解威对她说：“水里有药。” 于淼蛮横的说：“扯淡！”这之前，解威听见于淼小声吩咐包夹：“给她（指隔壁的程丽）吃了。”一上午，解威又渴又热，胸膛像燃烧。解威向警察王丹说要喝点凉水，她厉声说：“不行！”王丹走后，警察陆博雅（“转化”组专职警察）坐班。解威再次要求喝水，她冷酷的说了一句：“我不管。” 


七月二号中午过后，由警察张巍和宋扬坐班。下午，两次传来法轮功学员高玉敏痛苦的喊声：“我发烧，快给我找大夫！”张巍坐那没动，告诉包夹：“说给她找去了。”接着又传来高玉敏抖搂铐子的金属声。恶警张巍兴奋的蹿高，跳起来，拉起宋扬，忘形的说：“药物起作用了！”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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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晚上，王丹领着三个包夹：曲飞然、李冬雪（大庆人，二十五岁，卖淫）、高升（大庆人，二十六岁，卖淫）准备给解威灌药，她们拿来了绳子，令解威躺下。解威不从，她们就在给解威“上大挂”时，对着后脑勺的位置，用胶带缠了一块纸壳。解威对李冬雪说：“不要参与迫害。她们想灌药，破坏中枢神经。”。 


过了一会儿，她们要动手了，找药，药不见了，有人问什么样的，放哪了？王丹说：“放在桌子上了，两片红的。”找了一会儿，没找到，王丹走了。恶警谢丽佳来了，一包夹说：“她说那药是破坏中枢神经的。”谢丽佳说：“她还挺明白的啊。”


大约过了零点，张春景巡视，解威对她说：“水里下药了。”她说：“不可能吧？”解威说：“水里有怪味。”她却掩盖说：“那你就光吃馒头。” 


下半夜，法轮功学员高玉敏大哭：“我受不了了……”犯人包夹曲飞然和高升开始诱惑高玉敏“转化”：“你现在写‘五书’，我就给你打开铐子，现在就让你睡觉。”高玉敏边哭边说：“我不会写。”她们又说了一阵。曲飞然她们把解威身后的床板撤下来，给高玉敏，那边没声了。 


她们又来诱惑解威“转化”：“你看高玉敏都写了，你也写吧，你写了也让你睡觉，我让高玉敏吃点东西睡觉了，你写了，我给你泡点面吃，写吧！”解威说：“都转化了，我也不转化。”她气急败坏，对解威更加严厉：“双脚站好，不准动，腿不得弯，身体站直，不许靠床……”曲飞然又和她俩说：“快五点半了，警官要来了，把高玉敏叫起来吧。” 


“七一”事件后，解威问过高玉敏这段时间发生的事，高玉敏说知道。对于高玉敏的“转化”，“水”在这里起了什么作用？ 


神秘的白纸包：是“盐”？ 


二零一零年七月三日上午，大队长刘巍来了，走到隔壁房间时，就听见法轮功学员（后来知道是牡丹江程丽）说：“她们不给喝水，给的那碗水也是有药的。”刘巍话中有话地说：“怎么不给水喝呢？”高升心领神会，赶紧走到走廊的小桌旁，俯身从桌堂里拿出一个白纸包，猛回头，见解威正在看她，尴尬的说：“是盐。”不一会儿，高升又把沏好的水端出来，放在解威屋里的小桌上，顺口说：“不喝拉倒。” 


晚上，解威被包夹从“大挂”改成坐床上，单手被铐在床上，她们继续诱惑解威“转化”，威胁说要给解威灌食。解威喝了她们给的一碗水，刘巍进来说：“再喝点水吧。”解威说：刚喝完，一会儿再喝吧。 


时间慢慢过去，几天的上刑折磨，解威瘫软的靠墙坐在椅子上，昏昏然。有人吩咐包夹高升或李冬雪：“你坐在她对面，看她是不是装的。”李冬雪或高升坐在离解威两步远的斜对面，看着解威。又一段时间，大队长刘巍、副队长吕培红、包教于昆、包夹王首先（大庆人，盗油，人较善）依次进来试探解威，确信解威呆了，昏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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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护士量了血压，说是一百八十，给解威打了不明药物，没有标签的吊瓶。在点滴期间，解威听到了警察师帅的声音：“搞定了？”还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你们几个两组，都精神着点！”这个男人大概是赵所长。 


当解威后半夜醒来时，听到高升与李冬雪说：“咱俩都睡着了，刚才桌上的那两瓶药呢？”李冬雪见解威醒了，就问解威：“你看我是谁？”解威三次错把李冬雪叫成李东升。她们以为是解威吃了药物，神经不正常了，很是兴奋，叫来恶警张巍。张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走过来了。这时，解威怒斥她：“你们想说不能说的（指“转化”、骂法轮功学员），叫包夹说，你们想干又不能干的（指打人、放药等），叫包夹干。”解威的精神状态正常，出乎她的意料，她惊呆了。 


二零一零年七月四日下午，恶警张巍、王丹做问卷调查，意在观察解威的反应： 


恶警问：你对这次“隔离教育”有什么想法？


解威答：这不是教育，这是酷刑。


恶警问：你现在对法轮功的认识有所改变吗？


解威答：没有变，法轮功是佛法，强身健体，教人向善。 


最后，解威要求把她受到的酷刑（上大挂）写上，她们不同意。解威说：“你们给我用了三天酷刑。”王丹故意说：“今天是三号。”伸出手腕上的表叫解威看，解威肯定的告诉她：“今天是四号，你的表弄错了！” 


这次酷刑是由恶警组织的，从上到下都参与了，他们是赵姓所长（男）、梁雪梅（法制科长）、刘茗（管理科副科长）、朱姓科长（医务科）、医生、护士、刘巍（大队长）、吕培红、师帅、于昆、史俊雪、于淼、王丹、陆博雅、张巍、宋扬、张春景、谢丽佳、张玉书、邢宇、刘婷婷等。 


几位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的情况 


1．法轮功学员刘术玲被迫害致死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晚，法轮功学员吴清玲看到刘术玲脸上青紫，问：“她们打你啦？”刘术玲没回答，用手翻开腮，吴清玲看到腮里边都被牙点破了。三日下午，刘术玲被迫害死在铁椅子上。去世时，还挂着吊瓶，地上有血。刘茗指挥，由七名刑事犯陈宝娟、丁晓翠、李薇薇、贾立昕、张杉、孙平和另一个人用被把她抬走。吴清玲回忆说：“刘茗说把她的衣物全扔了。”解威猜想大概刘姨死了。


二零一零年七月中旬在车间里，（转下页）


（接上页）法轮功学员闫凤梅、郝桂云（大庆人）因不见了刘术玲，问刘巍怎么不见刘术玲，刘巍说去了二中队。她俩还往下问，刘巍急眼了：“你们还想问什么？我看你们是找挨打！” 


�


2．刘艳华整个脸是青紫色的，只有牙是白的 


二零一零年七月四号晚饭前，多数法轮功学员陆续从酷刑中解脱出来。刘艳华不知几号从六楼转到四楼，由曲飞然、孙平（十六岁，卖淫）包夹，单独非法关押。每天是白水、馒头。十五日，刘艳华被强迫“坐铁椅子”，十六日“坐小凳”，在其她法轮功学员的关注和努力下，二十七号半夜，才允许她在地上睡一会儿。期间，劳教局局长孙平来视察，刘艳华冲出去，向孙平反映受酷刑迫害。恶警恶人没有任何人受到查处，刘艳华却遭到包夹曲飞然、孙平（学员）毒打，据费春荣、吴清玲讲：刘艳华整个脸是青紫色的，只有牙是白的。 


�


3．程丽、高玉敏、解威手没知觉，肩周疼痛 


二零一零年七月四日晚饭时分，程丽也被放回来，手铐勒进肉里很深，手没知觉，肩周疼痛，站不住，洗头时跪地下，别人帮着洗。 


二零一零年七月三日晚上，高玉敏被放回，手铐勒进肉里很深，手没知觉，肩周疼痛，脚趾盖是紫黑色的。 


酷刑后，解威小腿、大腿、臀部肌肉严重拉伤，稍一动，各处肌肉就聚筋起大包，痛的厉害，足跟痛的不敢着地，手铐的锈迹留在肉里，手麻，肩周痛、响，全身无血色，同时被加期八天。 


4．刘辉被迫害嘴歪，流口水，说话不清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二日，去餐厅吃饭时，在走廊上，解威与刘辉（密山法轮功学员，六十岁）短暂接触，刘辉告诉解威：“咳嗽，腿没劲。”解威告诉她这可能是被下的一切药物的迫害，…。后来据竟丽杰（信教的人）讲：十三日上午，她发现刘辉一只手臂没有知觉，嘴歪，流口水，说话不清。她作为包夹马上向警察报告。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四日，刘辉早晨五点多，一班洗漱，吴清玲（阿城人，十九岁，盗窃罪）值后夜，在卫生间看到刘辉嘴歪了，右手拿不住牙刷。当天下午， 刘辉被女儿接走了。刘辉原定加期到八月十八日。 


5．法轮功学员姜静萍含冤离世 


法轮功学员姜静萍于二零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解教回家，十一月三十日离世。 


结束语 


黑龙江省戒毒中心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药物迫害也许就象当年“活摘器官”被曝光时，恐怖程度令人难以接受。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在药物作用下被“安乐”的“转化”了，有多少人在药物作用下“脑瘫”或得了“癔病”，又有多少坚定的大法徒在药物作用下猝死，或回家慢慢死去。 


黑龙江省戒毒中心对法轮功学员惨无人道的药物迫害令人发指，对这些秉承真、善、忍做人的善良民众极尽摧残和迫害之能事，人性全无，充分暴露了中共邪党反天、反地、反人类的邪恶本性，也无情的预示了中共必遭天惩、行将灭亡的可耻下场！◇





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已构成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条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所以，对法轮功学员采取的惩治行动如搜家、拘捕、罚款、转化、劳教和判刑等限制或者剥夺其信仰者人身自由的措施，均属违法，情节严重的应负刑事责任。


对法轮功学员强行搜查身体，闯入法轮功学员家查住所，已构成非法搜查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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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强行囚禁法轮功学员，私设刑堂、私自禁锢，已构成非法拘禁罪。如把法轮功学员囚禁在屋子里、宾馆里、办公室里，派人监视、限制法轮功学员不能离开。或送往洗脑班、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监狱医院或其它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罪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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